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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甸

江南烟雨朦胧

往事在群山洇晕间

打开记忆之门

湖心的乌篷脚划船

泛起一道道涟漪

讲述着古老江南的

过往与旧梦

唱着越人歌的采莲女

蓦然回首

似还躲于莲叶田田间

嬉笑欢歌应和

诗圣诗仙

依稀仿佛风尘仆仆

流连忘返于

鉴湖岸、山阴道

击节高歌吟诗作赋

远远望见告老还乡的

贺知章抱着一坛

鉴湖水酿成的绍兴酒

大醉不归香梦沉酣

那些群星闪耀

流光溢彩的年代

那些流淌着诗意与古典

洋溢着倾慕与眷恋的岁月

湖岸的柳，翩飞的鹭

不变的茅檐草舍粉墙黛瓦

永恒的台门小巷吴侬软语

还有走过百年千年风雨的石桥

它们，都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

当烟云自稽山深处升起

当细雨再次落满鉴湖水面

让我拉着你的手

共乘一叶小舟逐水云天

跟着前人的脚步

去探寻昨天的故事和传奇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

支队）

□ 邱毅

  晚上我躺在床上清理手机照片，突然发

现一个系统相册，点开后，花花绿绿的各种

图片，图标杂乱其中，往上翻看时，在一片杂

乱里我看到许多似曾相似的照片，有人，有

物，我一张张翻看，回忆便如同潮水般，渐渐

弥漫开来……

  最早的一张照片，时间是2019年9月3日，

那是我来派出所前的集训，正值夏末，气温

还十分炎热，照片里是一群身穿作训服在阳

光下挥汗如雨的新警同事，那时我们还有些

青涩，对即将开始的公安工作充满着期待。

现如今照片中的这帮兄弟早已被分配到各

个所队，集训结束后就再也没有聚齐过，不

知道现在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还好吗？

  下一张照片是在一家商店的门前，时间

是2019年11月17日，那是我第一次外出参与

办案，还记得那是一起团伙盗窃案，这家商

店就是犯罪分子的窝点。那天晚上，我们蹲

点到凌晨，大伙都困乏不堪，不过最后还是

在当晚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我清楚地记

得，办完案子后补的那一觉睡的格外的香。

  突然，一张大脸照倏地映入视野，那是

同事高哥的脸，拍摄时间是2019年12月9日，

这张照片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们拍摄一个

防电诈宣传视频时，有一个镜头是从故事里

转到现实中，由于距离问题，镜头切换后，高

哥的脸突然贴紧摄像头，画面十分好笑，我

们几个为此笑了半天，还截图下来。记得我

们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那个镜头拍了好多

次才成功。

  继续往后翻，照片上所有人都戴起了

口罩。那是在辖区一家煤矿的大门前，看

了下时间，2020年2月10日，当时正值疫情

期间，气氛有些紧张。我们的辖区内有一

家数千人的煤矿，为了确保煤矿职工的健

康安全，我们所配合该煤矿保卫部门在大

门口严格执行进矿体温测量，口罩佩戴检

查以及做好登记等工作。照片上所有人都

极其严肃，这一幕也是那段时间全国上下

一心、共同抗疫的一个缩影。

  再往后，冬季执勤服变成了夏季的，背

景是我们这的一所中学门口，这是2020年高

考的一个考点，时间是2020年7月7日，照片上

是所里的几位同事，还有几个是我们当地的

“江淮义警”，他们身穿义警背心，大家共同

展开旗帜，在考点前满头大汗，虽然隔着口

罩，却能感受到口罩后的笑脸。那天我们与

义警在考点负责交通管控及疫情防控等工

作，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为孩

子们12年苦读后的奋力一搏保驾护航，我们

无比骄傲！

  照片还有很多，有感动的，有好笑的，有

的已经在记忆中逐渐模糊，若不是照片，都

快忘记了，但这一张张照片却有意无意中记

录了我们从警后的生活，有疲劳，有开心，有

感动，但不变的是我们作为中国公安队伍无

数基层所队中的一员，为公安事业努力奋斗

的初心。

  这些照片我会好好保存，这是一份美好

的回忆。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

分局新毕派出所）

漫画/高岳

□ 马晓炜

  刚入秋，妻子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些火红火红的辣椒，催促着岳母教她做剁椒酱。看着那一

个个饱满红艳的辣椒，不但把厨房渲染出满是秋天丰收喜悦气氛，还让那香气扑鼻而来的浓浓

辣味诱惑得我口舌生津。

  辣椒，是许多人的生活必需品，无辣不成味，无辣不成席，就是生动的写照。坊间更有“湖南

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贵州人怕不辣”的俚语。辣椒，不仅辣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还辣出

一门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不是个以嗜辣如命而闻名于世的地域，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到夏

天家家户户的菜园里，都葳蕤生长着辣椒，白白的花、花花绿绿的果，挂满枝头；深秋时节，每家门前

也都悬挂着一串串红彤彤的辣椒，看上去十分喜庆。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辣椒从年头至年尾几乎

天天与我们相伴，甚至成为餐桌上的主菜。或许打那时起，我对辣椒就情有独钟，纵然每次辣得鼻涕

口水一起流，嘴巴里嚷着下次再也不吃了，可还是经不住诱惑，一到吃饭时又开始大快朵颐。

  我小小年纪如此偏爱吃辣，母亲担心会伤了肠胃，便有意减少做辣菜的次数，或干脆在一

些菜里不放辣椒。这令我对母亲的做法颇为不满，希望能逮个机会好好过把“辣椒瘾”。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父母带着弟弟去走亲戚，出门时母亲提醒我，中午的饭菜准备好了，灶

里添把火热下就可以了。我表面上乖巧地应允着，内心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父母前脚刚走，我

便飞奔到辣椒地，挑摘了一竹篮个大肉厚的辣椒回来。简单清洗后，倒点油，撒把盐，炒了满满

一碗。陶醉在醇香四溢的辣味中，我开始惬意地享受着人间的美味，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世界

上最幸福的人。

  在我肆无忌惮地吃辣椒时，熟悉的味道，先是麻了舌头，尔后满口充盈着浓浓的辣味，到后

来连嘴唇都辣得火辣辣的痛，浑身大汗淋漓。感觉还没吃过瘾，一大海碗辣椒竟被我风卷残云

吃得连汤都不剩，抹着满脸的汗水，随手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咕咚咚喝了下去，满嘴的辣味

顿时冲淡了不少，肠胃却突然叽里咕噜乱叫，伴随着烧心的阵阵灼痛感，那种痛实在让我无法

招架，只好捂着肚子蹒跚着去找做赤脚医生的大伯求救。大伯知我是食辣过多引起的肠胃不

适，埋怨的同时，还是给配了些药，缓解了症状。

  父母回来后，看到我的狼狈相，没有责骂我，只是我家餐桌上从此再也难得看到辣椒的影

子，而我对辣椒也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少了昔日不怕辣，辣不怕的无畏。然而，直至现在，我对辣

椒还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虽然再无年少时疯狂吃辣椒的壮举，但是炒菜时放点辣椒做

配菜，还是必不可少的；吃饭时偶尔来勺辣椒酱，那是常有的；逢年遇节，烧份剁椒鱼头和做盘

虎皮辣椒，依然是我的拿手好菜。

  与辣椒为伴，生活幸福无限。只是经过岁月的洗礼，我的味蕾对辣椒、对食物带来的种种快

感，早已不再随心所欲，因为我深知，辣到刚刚好，方可尽享舌尖上的美味和人生乐趣。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漫画/高岳

□ 李玉海

别过了繁忙紧张的时光

把烦恼忧愁丢弃一旁

为了余下身心的安康

尽力在快乐里徜徉

生命有短长

应注重生活的质量

追求美满的幸福时光

让青春的激情在夕阳里飞扬

阿谀奉承没有了规章

谨小慎微缺乏正确的主张

功名利禄只不过是新娘的嫁妆

摆设陈列犹如馆藏

率真体现了一个人的豪爽

耿直散发着真诚的芬芳

待人接物展现了热情满腔

奖罚分明才能体现原则立场

不惧波涛汹涌的海浪

不怕背后的冷箭暗枪

荡起一叶小舟奋力地摇桨

让满眼的美景在心里装

过去的峥嵘岁月怎能忘

饱经了人生沧桑

读懂了世态炎凉

酸甜苦辣都已品尝

朋友筛过了才值得拥有收藏

趋炎附势的会露出冷面冰霜

大浪淘沙才能发现金子光芒

危难中才能呈现挚友正直善良

从朝阳走向夕阳

人生之路还有多长

迎来了双鬓染霜

让我们保重身体快乐无恙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

市伊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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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东

  清风何来绵无尽，吹往何去抚行云。

  来若梦幻去空色，却似顽石投波心。

  坐忘百苦守一味，俯仰三万六千晨。

  仁静始呷真诗灵，人不如月月似人。

(作者单位：海南省监狱管理局）

观鱼戏水

□ 白文良

  荣诞红船主义兴，神州破晓见光明。

  红旗高举干革命，使命勇担为众生。

  战胜顽敌鲜血洒，繁荣社稷丹心倾。

  改革开放谋发展，民富国强引路行。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永葆初心

□ 王乾荣

  姚鄂梅作文《名字的风波》，说：“我突然被档案部

门通知，中学时代一张信息表上的姓名有涂改痕迹。”

她回忆，是学校把她名字的“鄂”写成了“娥”。她当时非

常愤怒。她深恶痛绝“娥”字。她还觉得这对于给她起名

的父亲来说，是一种侮辱。父亲用了一般人不会用、甚

至不会读的字，一个女儿永远不会碰上同名烦恼的字，

一个蕴含了某种心愿的字。但姚卾梅忍受着老师们透

过“娥”字俯视她的眼神，唯一的反抗是在作业本上、考

卷上郑重地写下“鄂”字，希望它能戳疼老师们的眼睛，

把花名册上的别字纠正过来。可惜，没人注意到她的

“抗议”。有一次填履历表，在姓名栏里，她毅然把“娥”

字涂掉，换成了“鄂”。

  为什么有这个错儿？她猜，可能有两位老师制作学

生名册，报名字的人说“鄂”，写的人写“娥”——— 她老家

那边，“鄂”“娥”同音。要不，就是一个对文字不太敏感

的老师独自制作，他眼见的是“鄂”，落到纸上，习惯性

地变成了“娥”，也许他内心抗拒“鄂”字——— 这字一般

不用于人名嘛，何况是个女孩子，一定是“娥”。

  我喜欢这篇文章，一是写得有趣，二是文中故事跟

我孙女的遭遇有相似之处。

  上初中时，一天放学，孙女跟同学们一起背书包走到教

室门口，被班主任老师叫住：“今天你值日，忘了？搞完卫生

再走。”孙女说：“我不值日。”老师说：“黑板上写你名呢，没

看见？”孙女说：“您写的那个人不是我。”老师纳闷：“你不叫

这个名字吗？”孙女说：“我中间那个字是‘谨’，您写的是

‘瑾’，当然不是我。”说完扭头就走，把老师晾一边。

  补充一下，我这孙女生性调皮，班主任平时就对她

不感冒，老呲她，她小小心眼，对这老师自然没多少好

感。她知道黑板上写的是自己，但她就较真，故意不承

认，所谓君子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得理不让师，等于不

原谅老师的错误，算一个小小的抗议和“报复”，让老师

失了“师道尊严”。

  孙女的做法当然不对——— 老师不就写错一个字

嘛。但话说回来，我又觉得孙女所做所说，不无道理。如

果那名字是某位同学所写，也罢了，但作为班主任，写

错班上学生名字，是十分荒唐的。连名字都写错，可想

而知，她在其他方面的教育和管理，传道授业解惑，能

好到哪里去？不说思想意识，单从学问和技术上说，这

班主任的修养和责任心，便令人怀疑。她也许像给姚卾

梅写名字的那人一样，觉得很多人取名喜欢“瑾”字而

不用“谨”，你这个学生用的，就是“瑾”。三国周公瑾就

不叫“周公谨”，当代名演员陈瑾也不叫“陈谨”嘛。你个

毛丫头叫什么“谨”？岂有此理。于是一开始，压根儿，这

老师头脑里，就认定人家名字里那个字是“瑾”。但是如果

她看过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饰演女主的演员，便叫吴谨

言。“谨”字入名，不十分生僻呀。当然我孙女不叫现成的“谨

言”，也不叫“慎行”，她的“谨”字后面，是与之反义的一个

字，所以老师您更不能把她的“谨”错成“瑾”——— 那就跟

孙女的爹给他女儿起名字的意蕴，背道而驰啦。

  好在，孙女名在学生花名册上还是“谨”，否则将来

可能在法律层面惹出大麻烦……

孙女拒绝认可老师写的名字是自己

□ 魏炜

  连续几天的阴雨终于过去，天放晴了，我急不可待地走到田野中去，享受

阳光。走过一片菜园时，看到边上的杂草中有一丛马齿苋。我马上停住了脚

步，蹲下身子，凑近了看。

  果真是马齿苋。绿中透粉的蔓上，对生着马齿样绿绿的叶子。或许是阴雨

天少有人出来没有被采摘到，或许是人们早已不再对它感兴趣，它才能长到

如此之大，这一丛竟如草帽般大小了。看着那丛马齿苋，我不禁陷入回忆里。

  上世纪70年代，我还生活在河北的一个小村里。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蔬

菜，就是萝卜和白菜，想吃点细菜都得自己解决。乡亲们就把院子开辟成菜

园，种些小葱、韭菜、西葫芦、茄子之类的菜。也有小贩到村里来吆喝着卖，像

豆角、黄瓜、西红柿，但我们只有看看并吞吞口水的份。

  想吃菜，到田野里去找吧。

  马齿苋就是我家的主菜。马齿苋生长的周期很长，从春到秋都有。而且马齿

苋很好活。甭管是垄沟边，还是田埂上，甚至河边、荒地上，都有它的身影。水大肥

大的地方，它就长得水嫩嫩的，棵子也很大，像小伞一样，一棵就能装小半个筐

头。而旱的地方，它就长得很小了，费半天劲，也摘不了两把。

  马齿苋是大众菜，做起来很简单。用开水焯一下，再放入凉水中拔凉，捞

出攥干，拌上蒜末、盐和香油就可食用。清香中带着些许酸味，吃着很爽口。要

是再奢侈一点，就可以用鸡蛋炒了。用辣椒爆炒，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我家

每年还要晒上许多马齿苋。有时摘得多了，一时吃不完，奶奶就会把马齿苋切

成段，然后摊到房顶上去晒。切成段，是因为马齿苋极不易死，稍微长一点儿，

就很难晒干，碰上天潮，没准儿还会生根、发芽。放到房顶上，是怕鸡吃。

  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蹬不得梯子，上不了房顶，这些活儿都是我来干的。那

时候，甭管我是在家，还是在外边玩，只要看到天变黑了要下雨，就赶紧爬梯子上

房，把马齿苋收起来。不然，我冬天的美味就没有了。

  马齿苋干放到冬天，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奶奶把马齿苋用热水泡开，和

进白菜馅里，蒸包子、蒸菜团子，或者是包饺子。熟了，咬一口，嘴里就有种绵

软劲道的感觉，还有种香香的味道。这可比吃纯粹的大白菜馅强多了。我时常

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这马齿苋干就是肉沫了。

  那种特有的味道，似乎只存在于我少年的记忆中。后来，生活好了，有了蔬菜

吃，很少再去采马齿苋了。有时兴起，采些回来，也不过是尝尝鲜，和少年时当主

菜的感觉已经没法比了。而那马齿苋干，早已经年不见。

  那是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搜遍脑海，却想不出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和

形容它更准确。我抚摸着马齿苋，少年时的一幕幕又展现在眼前……

  （作者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

再见马齿苋

趣说好标题
□ 罗本森

  “标题党”是近年互联网的一个

热词，说的是利用各种颇具创意的

标题吸引网友眼球。但有的标题过

了分，以制作耸人听闻或者媚俗、低

俗、庸俗等来吸引网友注意力，这种

置新闻内容的基本事实于不顾，以

达 到 增 加 点 击 量、知 名 度 是 不 可

取的。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一个好

标题，常常会使一篇文章添辉增色。

古往今来，写文章的人都会绞尽脑汁

地制作标题。上世纪30年代，何应钦

任湖南省代省长时，有一年清明节曾

去岳麓山扫墓。当时官方要求，各报

必须及时配发新闻，并指令标题为

《 何 省 长 昨 日 去 岳 麓 山 扫 其 母 之

墓》。某报接到指令，敢怒不敢言。当

时正值举国风行白话文，编辑灵机一

动，便用白话将“其”改为“他”，成了

《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

标题。一字之改，字数不变，题意与

原标题也不变，且更加通俗易懂。但

“他妈的”三个字却又是一句国骂，

一语双关，绝妙之极。见报后何省长

大怒，但又无可奈何。

  解放战争时期，某报受命刊登这

一则《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毙》的消

息。国民党报纸已多次报道过贺龙被

活捉枪毙，编辑对这类“新闻”忍俊不

禁。于是便在原标题中加一个又字，变

成《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枪毙》。一个

“又”字颇具辛辣讽刺，也把国民党伎

俩暴露无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无

能，陪都重庆物价猛窜上涨，一些商家

连烧饼、油条也做得小巧玲珑，还要高

价出售。《新民报》编辑从宋词佳句“流

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得到启发，便用《物价容易把人抛，薄

了烧饼，瘦了油条》作标题刊登一条消

息。可谓文采盎然，入木三分，令人

叹服。

  用得好的标题具有画龙点睛、锦

上添花的作用，会给读者留下深刻

印象。而时下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制

作与实际内容并不相符、甚至截然

相反的标题，以博取眼球，是不文明

不道德的表现。劝君做标题要正能

量，不可做那种低俗的“标题党”。如

果涉及造谣，发布恐慌信息就要负

法律责任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委政法委）

鉴湖梦寻

无辣不欢


